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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 34 集电
视剧《枫叶红了》，是一部以农村产业扶贫和美丽
乡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三农”题材佳作。它给
人留下的一个最深刻印象，就是紧密追随社会生
活的热点，深切感应时代脉搏的律动，真实深刻
地反映了在全国脱贫攻坚决胜阶段这样一个时
代和历史的节点上，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本
质特征，应合了广大电视剧观众乃至全国人民对
于 2020 年如期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热
切关注。

该剧没有像以往多数扶贫题材剧那样，把目
光聚焦在带着“国”字、“地”字帽子的贫困落后地
区，或者偏远落后的贫困农村牧区，而是在充分占
有大量农村扶贫工作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将创作
视角和艺术触角聚焦在精准扶贫打通最后一公里
攻坚阶段的农村现实生活领域，选择了一个正在
实施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但是尚存在着诸
如自强不息但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主人公高娃、
因对为非作歹的原村主任有意见而消沉酗酒的白
银宝、躺在宗亲家族势力荫庇下弄虚作假乐享扶
贫“好处”的包七十三等几家贫困户的内蒙古东部
农村巴图查干嘎查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以深入透
彻的思考、匠心独到的选材、生动丰富的情节和精
准细腻的笔触，既表现了在当下具有典型意义的

“这一个”农村嘎查，最终最终实现脱贫攻坚和美
丽乡村建设的发展进程，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农
民在告别贫穷落后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
实现精神升华、文化蜕变和人格涅槃的心路历程。

以往不少主旋律文艺作品的通病，就是观赏

性往往不足。但这部电视剧不仅如上所述，奏响
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主旋律，在艺术性——诸如纵
横交错、矛盾丛生、纠结贯穿的故事主线的设置，
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深刻
厚 重 的 传 统 文 化 底 蕴 挖 掘 等 方 面 ，也 都 可 圈 可
点，更难能可贵的是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创作者在设置和处理
全剧矛盾冲突方面，在精准把握的前提下，敢于
和善于大胆激化、从而将戏剧冲突推向极致。剧
中 不 仅 写 了 正 义 和 邪 恶 之 间 ，基 于 宗 亲 家 族 对
立、现实利益冲突、人性和历史恩怨等因素导致
的矛盾纠葛，并将其激化到黑社会行为和杀人犯
罪的地步，而且大胆设置和展开了正面人物之间
的冲突、反派人物之间的冲突、人性和性格差异
之间的冲突等等。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原村主
任张志龙和儿子张小龙这一对大反派之间的精
彩对手戏；男主人公、驻村第一书记韩立和嘎查
党 支 部 书 记 兼 村 主 任 宝 峰 之 间“ 见 面 掐 ”式 的、

“见不得又离不开的”矛盾冲突；蒙古族建档立卡
贫困户白银宝与儿子白云鹏之间独具民族生活
特质和内涵的冷战型冲突，以及男女主人公之间
微妙含蓄的爱情纠葛等等。

此外，精心构思的故事悬念和跌宕起伏的剧
情，王府刺绣等新颖独特的扶贫产业项目及生产
生活方式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情趣盎然又扣人
心弦的网上投票等新潮生活元素，以及贯穿始终
的轻喜剧风格、独特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五角
枫景观等唯美情景和镜头画面等等，也都大大增
强了全剧的观赏性和审美价值。

《枫叶红了》——

深切感应时代脉搏的电视剧佳作
◎单学文

◎文 艺 是 时 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

◎人 民 是 文 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 术 可 以 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 的 文 艺 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 艺 要 赢 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 艺 不 能 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 艺 批 评 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在许多人看来，吴日哲的画是一些坏画，是一
些胡涂乱抹的东西或者未完成的草稿，它既不符
合传统的美的标准和规范，也不符合多数人的欣
赏习惯。其实，在美术史上，类似的“坏画”很多，
每一次绘画的革新都被它所面对的传统认为是

“坏画”。
在印象主义之前，古典主义是绘画的基本标

准，凡是背离这个标准的都被看做“坏画”。“巴洛
克”的原意是指不圆的珠子，最初是指背离文艺复
兴传统的装饰华丽的建筑，在坚持文艺复兴的古
典主义画家看来，巴洛克绘画就是一种丑陋的风
格；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画，被古典主义画
家们讥讽为用笤帚画出来的；美国画家惠斯勒的
画则被评论者讽刺为把一桶颜料泼在观众的脸
上。至于印象主义以后，古典主义的规范被彻底
打破，每一轮现代主义的冲击都是对传统绘画观
念的冲击和形态的解构。但是，美术史上的“坏
画”显示出它顽强的生命力，它在确立了自身的地
位之后，又开始形成新的规范，形成新的经典，也
成为新的传统的一部分。

在 20 世纪初，野兽主义、表现主义都是典型
的“坏画”，但我们今天看，它已是传统的一部分。
60 年代之后，随着观念艺术的兴起，装置、行为、
表演、摄影、录像、地景等艺术形式成为欧美艺术
的主要形式，绘画处于边缘状态。七、八十年代，
随着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兴起，绘画再度复兴。新
表现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乱画”的“坏画”，“这种

‘乱画’的文化意义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其一是
媒材的归复指示着传统的精神价值，在当代文化
的对抗与角逐中，传统意味着对文化霸权的挑战；
其二是‘乱画’本身是一种精神的载体，在这种似
乎没有规矩的‘乱画’中受压制的个体的人与高度
系统化的当代社会形成尖锐的精神对抗。”吴日哲
正是如此，他的画和他这个人高度吻合。吴日哲
是一个不墨守成规，活的无拘无束的人。和凡高
一样，吴日哲在画布上宣泄的，是被压抑的精神和
情感，他的那些狂放不羁，看似信手涂抹的画作，
是他的“精神裁体”，作为“个体的人与高度系统化
的当代社会”的冲突在这里显露无疑。

吴日哲是蒙古族，他的个性里蒙古民族的特
征十分明显，但他不像许多蒙古族画家那样，只画
本民族的题材——他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既有
内蒙古的草原生活，也有当代都市生活，还有历史
画、风景画和静物画，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吴日
哲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生活在都市里的蒙
古族人开放的胸怀。这其中，他对两类题材更是
情有独钟：一是儿童题材，二是他画室里的日常之
物。他画草地上的孩子，画幼儿园的孩子，画床上

襁褓里的孩子，而且满腔热情，乐此不疲。那些团
块的造型、强烈的色彩、无拘无束的笔触与儿童的
特征和儿童天性交织在一起，传递出一种本真的
稚拙之美；他画画室里的日常之物，那些坛坛罐
罐、花花草草，甚至屋里杂乱的一角，都被他纳入
眼中，画得有滋有味。在光与影、形与色以及笔触
和线条即兴式的涂抹中，他赋予平凡的日常之物
以审美的意趣和精神的维度。当然，吴日哲更多
的作品表现的是内蒙古的草原生活和西部风景，
因为那是他生存的土地和成长的怀抱，是他艺术
创作的母题和精神的皈依。

吴日哲的“坏画”不是不负责任的乱画或是信
笔的涂抹，相反，这是他几十年来艺术探索的结
果。吴日哲借鉴了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抽象
表现主义和欧洲涂写主义的绘画传统。抽象表现
主义和涂写主义重视绘画行为本身的意义，与超
现实主义提倡的自动画法一脉相承。它实际上是
继承了从梵高到超现实主义追求艺术的抽象化、
直接性、自动性、表现潜意识的自我等方面的探索
成果，适应了二战以后现代社会人们追求个性解
放的需求。抽象表现主义和涂写主义都是反形式
的、即兴的、动感的、有生命力的和技巧自由的艺
术，它豪放、粗旷、自由的画风，反映了现代人不拘
常规、敢于创造和不断求新的精神。这和吴日哲
所处的现实环境以及他的心理特征和精神世界高
度吻合。在吴日哲的画中，他把波洛克、德库宁、
沃尔斯的绘画方法和他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及光色
追求有机结合，他让画面形象服从于他的表现冲
动，形成了自己无拘无束、挥洒自如、个性鲜明的
绘画面貌。这种面貌不是一种刻意的形式追求，
它是反形式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但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日哲对生活的敏锐发现以及
鲜活的艺术感觉和汪洋恣肆的艺术才情。

在高度系统化、模式化的当代社会中，吴日哲
的“坏画”一方面是他作为个体的人自我意识的释
放，体现了他特立独行、不愿趋同的精神追求，所
以弥足珍贵；另一方面也给我们以启示：人的精神
应该是自由的，任何企图按照统一的模式来约束
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艺术如此，社会生活和意识
形态也是如此。

乱画的“坏画”
——吴日哲绘画简评

◎王鹏瑞

著名作家巴·那顺乌日图书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蒙古马精
神永驻草原》在牛羊肥壮、奶香飘溢的金秋将与读者见面。这部作
品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入选 2020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
目。该纪实文学作品给人们带来文学中的蒙古马精神，让人们领
略到书中那些人物抗争命运、战胜困苦、创造幸福、走向未来的精
神图景，以及那些奋斗不止、勇往直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血肉
丰盈的精英和先进模范人物的情感、人性、境界，还体味到被蒙古
马精神浸润的时代风貌、草原风情、精神家园、生活本真，能够让人
们获得精神教益和审美乐趣。

习近平总书记自 2014 年 1 月考察内蒙古时提出蒙古马精神以
来，不止一次地用蒙古马精神鼔励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新时代开
启新征程，再创辉煌。以“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
休”为主要内涵的蒙古马精神，经过历史的沿袭和传承，根植于深
厚的草原文化，融入草原各族人民的血脉之中，延续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革命使命中。蒙古马精神是草原文化的精华，蒙古马精
神润泽草原，深刻影响着草原各族人民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也
启迪着他们的灵魂与智慧。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蒙古马精神经
过不断积累和沉淀，得以弘扬、优化、提升，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点燃了草原各族人民的奋斗激情，激励着他们接受新挑战、开拓进
取、奋勇向前。蒙古马精神不仅温润着草原，还润泽了作者的心
灵，给予了他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激励着他的创作激情，激活
了他的创作灵感，使他的心智与写作水平得以提升。因而，他写的
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充满着正能量，有一种强大的精神穿透力和感
染力，实现了自我超越。

《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这部作品有思想光泽和艺术魅力的同
时，作者用被情感和思想感染的丰铙、优美的语言描写的人物形象
和时代精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纪实文学的写作需要对情节、
细节、环境、事件、故事和人物的描写。其中人物是重心、灵魂。它
不仅需要写人，而且要写得扎实、鲜明、生动。多年来，作者巴·那
顺乌日图虔诚地行走在大地上，结识他人、尊重他人、向他人学习，
充满了对世界真善美的向往，并创作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人物从
来不是抽象的简单的符号，而是有着复杂丰富情感的、有情有爱、
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作者走进这些人物之中，倾听他们的故事，
了解他们的先进模范事迹，捕捉他们的闪光点，领悟他们的生存状
态以及喜怒哀乐，并对此进行咀嚼、消化、梳理。可以说，作者把一
生的心血，都交付给了他所塑造的人物。通过书写这些人物，歌颂
人物的真善美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以此滋润自己心灵的同时，激励
他人的信心，启迪他人的智慧，为自己祖国和民族服务。作者创作

《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时，从生活中挖掘出挥
之不去的、有张力的、感人的故事的同时，让那些具有蒙古马精神
的血肉丰满的人物、那些不懈奋斗的创新创业的集体跃然于眼前，
他们的美德和气概，成为我们依恋、钦佩、赞美和学习的楷模，丰富
了本书的内涵。作者以书写他们感人的事迹、高尚的情操，以及

“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来展示
民族精神、时代风采，对蒙古马精神永驻的草原进行了深情的礼
赞。

《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全书由 6 个章节组成，在“将爱融入大
自然 以生命润泽草原”“用爱唤醒人性 用生命滋养生命”“守好
少数民族美好精神家园”“吃苦耐劳，是人间最纯美的情”“赞美你，
创新发展的壮美人生”“歌颂你，践行创业的人们”等章节里，作者
以良好的艺术耐心、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和大量的笔墨书写了近百
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映衬出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的广阔背景，其中
也隐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深沉思索、无尽感慨和人性内涵的深度挖
掘。

习近平总书记说：“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
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
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作者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从这
些众多人物中，侧重塑造了 20 多个践行蒙古马精神的最具吸引力
和感染力的人物形象。如，保护草原生态、守护绿色家园的牧人恩
克巴雅尔、站长白玉华、企业家赵永亮，用爱唤醒人性的都贵玛老
人、吴海棠园长、陈沙娜医生，守护少数民族精神家园的诗人纳·赛
音朝格图，长调歌王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马头琴大师舍拉喜、
齐·宝力高，呼麦艺术国家级传承人呼格吉勒图，乌力格尔大师琶
杰、毛依罕，乌力格尔国家级传承人甘珠尔，四胡大师孙良、吴云
龙，四胡国家级传承人孟·伊旦扎布、四胡自治区级传承人白连喜，
吃苦耐劳的牧马人桑杰德玛、布迪扎布，农民阿拉坦敖其尔、月菊
花，热诚为沙乡百姓服务的水稻专家塔木，创新精英旭日干院士、
数学家阿拉坦仓，马文化传承者芒来，创业者代表人物潘刚、廷·巴
特尔等。因为，作者书写了这些人物个性化、典型化形象的同时，
又刻画出他们具有社会人生共性特征，使作品的思想更显得深刻
智慧，精神更充沛丰满。

《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中，作者书写的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
征的创新创业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作者釆访旭日干、阿拉
坦仓、芒来、潘刚、廷·巴特尔、吉格定、纳音太等人物时，走入他们
的内心，捕捉他们的情感流露，书写他们的奋斗与跋涉、学养与境
界、艰难旅程与光辉梦想，展示了他们创新与创造的壮美。作者书
写守望少数民族精神家园的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巴达玛 、阿拉
坦其其格等几名长调歌唱家的人生和事业时，作品中的人物充溢
着张力和生命力，而且每个人都拥有不同于他人的生活经历、喜怒
哀乐、个性、民族特质、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奉献精神。作者对每个
人的描写力求标新立异，还原了一个人真正的样子，而且一个人，
是一个人的样子。同时，保留了他们在生活中的本真和凄美。

《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令人瞩
目。艺术成就之一：作者作为资深的新闻人，他长期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之中，积累生活素材的同时，采用大量在现场的写作方式，
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加深对人性和生命的理解，书写的人物灵
魂、情感、思想以及精神，给人逼真、自然、亲切之感。艺术成就之
二：文字是思想的载体，但文字不仅能够传递光影，激活作品情节
的气韵，还能增强文章的力量。作者发挥了自己散文作家的天赋，
用散文的形式和语言来表达，还原人物的生活细节、情感与思想最
细微处的同时，用优美、生动的文字描述人物的心灵、精神风貌和
场景，增强了纪实文学的品味，给人以温润优美的审美享受，这是
很难达到的艺术境界。

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的壮美画卷蒙古马精神永驻草原的壮美画卷

◎策

·杰尔嘎拉

蒋希武 摄

《枫叶红了》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